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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人 在 南 宁 市 青

秀·绿野音乐节上

随 节 奏 律 动 。 青

秀·绿野音乐节是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创意生活节的王牌

活动，今年的音乐

节以“重塑新生”

为主题，邀请了多

支当下青年喜爱的

乐队。

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 谢 洋/摄

青年之声 2020年 12月 11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 / 张国 版面编辑 / 堵力

Tel：010-640983058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海市宝山

区就业促进中心首席职业指导师李弘

2020年的工作比往年更加“烧脑”。她从
业 13年，面对的是越来越复杂的求职需
求，今年尤为如此。

像李弘这样的“首席”，全上海只有

35人。疫情暴发以来，她为 100多人提供
了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咨询服务，为超过

2000名大学生提供了入校职业指导。其
中，一拨年薪在 30万元到 50万元的青壮
年求职者的来访，给她带来了挑战。他

们大多来自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线下教

育、旅游、酒店等行业，在疫情中离职。

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持续了近一

年。过去 10个月，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
的 150多名职业指导师为 1万多人次提供
了就业指导，平均指导时长持续一两个

月，这些人中 70%以上后来都实现了稳定
就业。职业指导师们发现的一个显著变

化是，前来寻求公共就业指导服务的

人，不再是那些只为找一份工作的低学

历、高年龄人群，取而代之的，是一群

高学历、高薪酬、对职业充满期待和想

法的年轻人。一拨年龄在 35岁到 45岁、
具有 15年以上垂直行业从业经验的企业
中高层管理者，也找上门了。

有房有车有娃有贷，超级焦虑

“多数是 80后，跟我一样，工作了十
几年。有房、有车、有娃，有房贷、车

贷、学费压力，一个月没有收入还能扛

一下，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没有收入，就

超级焦虑了。”李弘说。

每每遇到这样的服务对象，李弘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帮助对方缓解

“超级焦虑”的心情。

焦虑之下，很多人会走上一条极不

理智的求职路线，从而导致自己“备受

打击”，然后更加焦虑。

40岁的李潮 （化名） 原本在上海一
家传统制造业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受疫

情影响，企业资金链断了，老板结完最

后一个月基本工资后，宣布关门。

“一开始也并不是很着急，这家关门

了去另一家，很正常。”李潮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他以往换工作，大约 1
个月就能找到下家，并且会有猎头主动

联系他，“年薪 30万元基本是可以保证
的”。但这一次，因为行业整体受到冲击，

他的职业真空期延长到了近 6个月。
近 6个月里，李潮不得不像应届毕业

生一样天天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工作机会，

他甚至还用并不熟练的 PPT制作技巧自
制了一份简历，用于线上求职。过去，他汇

报工作时的 PPT有下属给做，跳槽时，也
会有猎头为他安排好与HR面谈时间。
但这一次，做了种种努力，他还是没

能找到工作。他真的慌了，再不工作，房贷

就要还不起了。他开始胡乱投简历，想的是

只要能有一些薪水也是好的。他列出的年

薪期望值从 30万元降到 20万元再降到 10
万元。最令他崩溃的是，他拿着漂亮的简历

去应聘地铁公司安检员岗位，也被拒绝了。

“人岗严重错配。地铁安检员要每天 8

到 12小时站立时间，你行吗？”李弘说，在人
岗错配的情况下，高学历人群受挫是必然。

除了李潮，李弘今年还遇到过旅游产

品经理应聘做酒店前台被拒的、线下教育

机构中层管理者应聘做企业前台被拒的。

“有的人害怕跳出行业，有的就啥也不怕，

随便找工作”。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从微观上来看，

就是人和岗位的错配问题。”上海市就业

促进中心职业介绍处处长张云鹰对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说，疫情下人岗错配问题

特别值得关注，“都只看到华为、阿里开出

年薪 200万元请一个应届生，都想去金融、
科技、互联网行业，却没人分析自己有什

么能力、适合做什么工作。”

他们要的绝不仅是一份工作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主办的

2020年“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全
国赛”上，李弘以总成绩第一名荣获

“全国十佳职业指导人员”称号。比赛

中，一道案例分析题是模拟一名财务管

理专业女大学生执意转型做网络主播的

求职场景，李弘拿了高分。“太真实了，

日常工作就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她说。

过去，找李弘寻求帮助的人，以四

五十岁的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年人为主，

多数只是需要“介绍一份工作”；现在，

多是不愿安于现状的 80后、90后，甚至
00 后年轻人。他们最喜欢的职业，是
“自由职业”——不用朝九晚五，收入更

高，可以积累资源，有助于未来创业，

一个个都喜欢做“斜杠青年”。

智联招聘《2020中国年度最佳雇主
评选报告》显示，大学生最看重雇主的

因素是“尊重员工”，其次是“前景”。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认为，未来年

轻人选择工作可能会和兴趣、爱好“完

全挂钩”，“未来工作形态最大的变化，

是灵活用工会变得非常普遍，所以一定

要多做准备，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去投

入精力”。

现实中，还真有为了“前景”离职

的年轻人。罗杰 （化名） 与家人的冲

突，在疫情期间发生。大学计算机专业

毕业的罗杰，听从父母安排进了一家国

企做质检员，年薪 10 余万元。在同事
里，罗杰学历最高，其余人多是中专、

大专学历。

干了两年后，罗杰在没有经过父母

同意的情况下，直接辞职了。他要考

研，读“大数据分析”专业。疫情暴发

后，罗杰又遭遇考研失败，经历了长达

一年时间的职业空窗期。

在一次社区就业咨询会上，罗杰的

母亲向职业指导师李弘“告状”，认为儿

子“能力有问题”，一来考研考不上，二

来“海投”简历也没能找到工作。

李弘分析了罗杰的求职路径后发

现，这个男孩只给“数据分析岗”投递

简历，而从未尝试可能需要一些数据分

析能力的市场营销岗，或者需要一些客

户对接或者文案撰写能力的战略分析岗。

罗杰说，自己不擅长与人交流，只

能对着数据作分析，因此不能接受那些

可能需要与人沟通的岗位。

与罗杰紧盯自己专业相反的是，很

多专业技术能力较强的大学生，在求职

的关键时候，突然产生了要做“网络主

播”或者电竞职业玩家的想法。

张云鹰说，来求职的多数青年人都

把目光放在金融、大数据、互联网、直

播、电竞等高光、高薪职位上，却对自

身职业技能的“迁移”关注不够。

比如，一名因疫情影响而离职的导

游，如果去应聘银行客服岗位、移动公

司客户经理岗位，大概率是有可能成功

再就业的。“导游的特长是善于沟通，善

于为客户服务，相对应的，哪些岗位需

要沟通、客服的，导游都可以去应聘试

试。而不是去酒店做前台。”李弘说。

罗杰在李弘的指导下，尝试去应聘

一些需要 80%的计算机专业能力外加 20%
沟通、文案能力的市场部岗位，很快拿

到了一家银行和一家初创型新能源企业

的 offer。他选择了后者。“家庭条件还可
以，没有那么着急地要挣钱。我是男

生，希望在更有前景的行业闯荡一下”。

很多年轻人对自己有什
么能力并不清楚

“人岗错配”在疫情下显得尤为扎

眼，这让很多人觉得“找工作特别难”。

来自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疫情下企业校

招规模并未削减，今年仍然有 58%的企业
选择扩招。相较去年，企业在校招上投入

的预算也有所增加。BOSS直聘数据显示，
2021年秋招“早鸟季”对应届生需求回暖，
同比增长 4.5%。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候选
人拥有博士学位的岗位，平均薪资达到了

26523元，同比增幅达 16.4%。
职业指导师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帮助

求职者梳理自己的“职业能力”，再找到这

些职业能力可以“迁移”的部分。哪些能

力，可以运用到哪些岗位的工作中去。

经常有大学生向李弘“吐槽”，“我

不擅长沟通，不会讨价还价，我没法做

采购岗或者销售岗。”这个时候，李弘往

往会问他：“你向父母要生活费时，会不

会讨价还价？会不会先考虑一下怎么开

口比较合适？”

她说，很多年轻人对自己“有什么

能力”并不清楚。这也是要把职业指导

前置到大一、大二阶段的一个重要原

因。“很多时候，不是市场上岗位不够

多，而是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不合理。

到了大四他突发奇想，要干这个、干那

个，却没想清楚自己手头有什么技能。”

李弘曾带着一群大一学生去宝山区

的电竞基地参访，很多学生看到电竞基

地的工作后恍然大悟，“原来不是会玩游

戏就能做电竞行业”。每当遇到一门心思

要放弃所学专业技能转身做直播的大学

生，李弘总要耐心地告诉他们，“一个主

播背后有很多不同职业技能的堆积，而

且职业寿命有限，真正能在这个行业做

到头部的只是凤毛麟角”。

11月底，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应届毕
业生专场招聘会上，职业指导师咨询台

前的队伍，排得比招聘企业前的还要

长。招聘会临近收尾，还有很多学生在

排队——求职者对职业指导的渴求，十

分明显。

33岁的魏秋 （化名） 疫情前在一家
国外学术交流中心工作，从 4月开始四处
谋职。她对记者说，她的年龄不占优

势，工作经验又多是教育培训行业，属

于受疫情冲击大的行业，很难遇到同类

型企业招聘。她简历投出去基本是“石

沉大海”，起初不能接受大幅降薪，后来

也向一些工资比较低的通用性岗位投递

过简历。在李弘的帮助下，她重新“提

炼”总结了个人核心能力，找到了新的

“轨道”，求职成功。她感慨，上次投简

历还是在 2013年，当初投简历的网站如
今都已衰落。

她对记者说，疫情这只“黑天鹅”

对自己的影响，很难说是正面还是负

面，但不管怎样，自己都会努力面对。

疫情下就业市场“人岗错配”现象愈发突出——

从年薪30万到应聘地铁安检员被拒，不是身段问题

□ 胡 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最近，“985 相亲局”成为新闻焦

点。一些专门向名校毕业生开放的相亲平

台，通过建立一套高标准筛选机制，只和

被筛出来的那些人恋爱、结婚。

有人认为，985高校的教育背景和爱

情毫无关系，以此作为标签，是对其他学

校的一种歧视。还有一些文章，如《985

相亲局杀死了年轻人的爱情》《985 高端

相亲局里，会有爱情吗？》等，字里行间

也透出一种质疑的态度。

其实，相亲中学历是否重要，一直都

是年轻人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我注意到，

知乎上有不少类似的提问，很多回复也并

不一致。不管怎样，年轻人相亲，都会有

一些基本要求，设置一定的选择条件，学

历也不可避免成为很多人考虑的因素。

当然，除却学历，还会有其他一些考

察条件，比如，身高、颜值、家庭经济

等，年轻人也越来越注重“三观”吻合等

内在因素。应当说，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自

己的指标体系，并非只要满足一个指标，

相亲任务就算完成。

在一套多元指标体系中，某个指标往

往会占据相对主导地位，甚至起到一票否

决作用，其他指标也会起到参考和影响作

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导指标，有的人

认为人品最重要，有的人属于外貌协会，

看不对眼，自然没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对

方，有的人将物质条件作为重要指标，其

他指标处于相对劣势也可以考虑接受，还

有的人虽然主导指标满足了，其他某个指

标也可能成为被否定的“短板”⋯⋯

在婚恋自主、自由的市场上，有标

准、有条件，都是正常的。指标多了，自

然就要进行挑选、排除，很难说是谁在

“歧视”谁，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带着自己

固有的一套成见，在挑三拣四中彼此互相

否定。作为一种数据化的指标匹配和筛选

机制，“985 相亲局”不过是定位于“学

霸”层面，将游戏规则缩小在少部分名校

生群体范围，学历只是作为入选门槛，谁

也不会头脑简单到认为学历匹配就意味着

婚姻的绝对幸福。

简单地说，差不多的学历就意味着相

同的教育背景，学历相差太大，的确会存

在没有共同语言的可能，但这也并不绝

对，高学历和低学历结合，婚姻美满的也

大有人在，毕竟还有思想观念、家庭背

景、职业状况、兴趣爱好等可以匹配的指

标。在讲究效率的时代，对于那些主动卷

入“985相亲局”的人来说，或许不愿意

再去浪费时间考察，设置对等的高学历门

槛，可以减少筛选成本，以便快速实现精

准匹配。

但是，还有一些人加入“985 相亲

局”，有着其他功利性目的，自以为通过

学历对等，就能维护其“阶层”稳定，乃

至为下一代保障上升的可能。这不光是在

“秀”优越感，也体现了一种不自信，希

望借助于外在的条件加码，给自己寻找一

种安全感。

话说回来，相亲都会带有一定的风险

性，是对当事人及其亲友团识人、辨人能

力的一种考验，看走眼的情况也时有发

生，否则，就不会有分手、离婚的存在，

这种风险性并不单单存在于唯名校论的

“985相亲局”之中。

揭掉学历的硬性标签，双方都是有性

格、有缺点、有偏见的个体，婚姻生活终

究是要落到习惯是否合拍、性格是否合

适、有没有理解宽容和共情等软性指标，

一些隐性指标能否真正匹配，只有通过实

际相处才能知根知底，然而，婚姻大抵是

一条单行道，待到关系破裂之时，很难走

回头路。

俗话说，相识容易相处难。外在简单

的数据匹配，往往带有一定的欺骗性，绝

对的匹配与合适、完美的爱情和婚姻恐怕

仅是童话故事的专属。江山易改，本性难

移，婚姻生活也是需要彼此在性格与习惯

的矛盾、坎坷之中不断磨合，通过共同努

力，甚至是需要彼此做出一些折中，才能

达成一致。

此外，相亲中一见钟情、一拍即合的

情况，毕竟是少数。对于很多年轻人来

说，相亲之路漫漫，成功率偏低，大都只

能不断上下而求索，在挑挑选选中慢慢地

去等待、排除，甚至错过。

这种情况下，给自己的选择范围再划

定一个圈子，加个框框，也就意味着可

参考的面向必然会变得更加狭窄，如果

抱守 985高校这个圈子不放，很可能陷入

没有选择的困境，到最后演变成自己耽误

了自己。

害怕亏待自己、名校情结、绝不将

就，可能是时下某些年轻人的一种价值

观。然而，对婚姻的绝对讲究，既是一种

态度，也是一种能力，还夹杂着运气的成

分。有负责人说，平台上“挂牌”相亲成

功率为 30%。这其实也是在暗示，那些剩

下 70%的大多数群体，恐怕还是得适时跳

出圈子，放眼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拥抱更

多机会和可能。

与其困在“985相亲局”，不如放眼更多选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12月 8日，在由团上海市委、上海市
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举办的共

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上，RNG电子竞技俱乐部英雄联盟战队
负责人阮琛表示，他注意到电竞行业对

青少年人群的巨大吸引力，但并不赞成

青少年盲目入局。

“很多年轻人都想要入局电竞行业，

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收入高，但你看到的

可能只是塔尖上的一小部分。”阮琛告诉

记者，电竞业从业者年龄通常在 14岁到
25岁之间，黄金年龄在 15岁到 20岁之
间。这个年龄段，很多人还在上初中、高

中、大学，进入电竞，就意味着放弃学业。

上海当前正在打造“电竞之都”。此

前，2020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简称
“S10”）在上海举办，可以容纳 6000人线
下观战的体育馆里座无虚席。体育馆外，

甚至出现了黄牛高价卖票的场面。

这个新兴产业的每一次进步，带来

的都是全新的经济贡献——新的就业、

新的消费、新的产业集群。S10比赛开始
前，上海市政府已先后颁布过“电竞二十

条”“文创五十条”等来支持电竞及文创

产业的发展。

与之同步发展的，是这个行业的“超

高收入”。阮琛透露，电竞业的顶尖选手

年收入，是全国知名的篮球、足球运动员

的两倍甚至三倍，明星选手年收入过亿

元也是“正常现象”，“他们被很多青少年

视为偶像，很多人觉得可以把电竞作为

终身职业”。

作为“过来人”，阮琛的理由是：其

一，15岁至 20岁正值中学、大学成长阶
段，是电竞行业的“黄金年龄”，也是学习

成长的“黄金年龄”。如果为了电竞放弃

学业，年轻人会处在“特别尴尬”的境地，

“淘汰率特别高，可能训练了半年、一年，

发现上不去了，怎么办？”

其二，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处于叛

逆期，在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正规教育情

况下入局，即便将来在电竞行业成才，也

在财务、法务、职业规划、个人价值观领

域存在短板。此前，就曾出现过个别电竞

知名选手的负面新闻。

他建议，青少年群体在进入电竞行

业前，要先接受有针对性的“三观”教育，

从职业发展规划到财务管理、法务知识

等进行全方位学习。而在其真正成为电

竞选手后，厂商、俱乐部应与政府部门一

起，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管制和约束。

针对退役选手的安置问题，他特别

提出了“返校复读”政策的建议。“很多退

役选手的生存现状，比传统行业失业者

更加糟糕。”阮琛说，因为没有受过足够

的教育，不少电竞退役选手在“无教育”

状态下回到自己家乡三四线城市，变成

“无业游民”。

有人说，电竞行业那么多管理岗位、

行政岗位的高薪工作，反哺给这些退役选

手不就行了？但阮琛告诉记者，由于缺乏

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退役选手”能顺

利进入电竞行业工作的少之又少。

青少年不

要盲目
进入电竞行业

12月 2日，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 （湖北·武汉） 对接大会在

洪山体育馆启动。 人民视觉供图

昨天的方舱医院
今天的招聘现场

12月 6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华联商厦专场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与招聘人员

进行交流。 视觉中国供图


